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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谷妙胜珠帘
陈永红

炎陵神农谷的珠帘瀑布从高处落下，由低处入耳，生生不

息，绵绵不绝，实在有回味不尽的妙趣。

密林深谷间，一条远道幽幽而来，又翩翩而去，道旁立一

指示牌：珠帘瀑布。沿指示方向左拐前行，穿过几个山货堆叠

的摊位，按下心头的购买欲望，再向下迈过几步石阶，小径、清

溪映入眼帘。

进入景区，肺部就鲜活起来，贪婪地吸收着林木、花草的

芬芳。极致的好空气激荡出身体间的力量，本来带有几分倦意

的脚不自觉地轻快了。小溪的水自当是从瀑布处流下来的。轻

柔、清澈，与青草、白石击掌而别后，斯斯文文、满怀自信地走

向新世界。数尾与泉水色几乎融为一体的小鱼，需要细细观察

许久才能发现它们的存在。它们时而害羞地隐入石缝，时而不

甘寂寞地快速游弋，在水里不期而遇或若有所思，享受着它们

独有的安静时光。

沿着小径进入深山，灌木丛开着各色艳丽的小花，让沉寂

的森林色彩鲜活。有的爱美女士已按捺不住，或俯下脸，或贴

近鼻，与野花亲近着。她们的男伴当然是很合格的，知时宜地

举起手机，长焦短距，下手就是猛拍数十张，心里想着回去后

挑出与花儿最配的那张发朋友圈，必能获得众多的赞美。

正以为这瀑布不知隐藏多深之时，澎湃的水声悄悄来了，

若有若无，时轻时重，惹得人的步伐快速了不少。爬斜坡、渡小

桥，一幅山水画出现在眼前。

珠帘瀑布到了，看起来确实像珠帘。但通常看到的珠帘是

宁静的，而珠帘瀑布是灵动的；平常的珠帘是显摆的，珠帘瀑

布是自然、开放、华丽、素雅的。

一股急流从山顶处飘荡而下，令人惊讶这水是从哪里来

的，难道是从“天上”？我真是喟叹造物主的神奇。瀑布的主流

并不直泻而下，而是先向巨石击落，再毫不停歇地飞溅出来，

近处是湍流，稍远是溅珠，再远是细雾。巨石经千年洗磨、浸

染，颜色已不复当初，深黛如金，苔痕累累，衬着水流更白、更

亮。一黑一白，一静一动，就这样不知疲惫地互动着。

瀑流跃下数十米的高崖后投入碧潭，潭水并不波浪涌动，

像胸怀宽广的巨人，任由瀑布入怀。碧潭拥有化激动为平和的

力道，轻轻浅浅地将白水变为清流溢向四周，慢慢流向宽约十

尺的出口。浅处石沙粒粒可数，随着水影不停地变幻身形，令

潭中深不见底处更显幽蓝魅惑。

四周峰峦聚拢，松涛竹韵，古树新枝，圆穹无底，苍云有

致。临潭而立，高风送凉，遏流有声，飘飘有出世之慨，冉冉有

飞升之意，怎一个“妙”字可得！立得久了，心中便生出许多意

象来。

珠帘，是一个很美的词，也能让人凭空咀嚼无穷的意味。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双足浸入水中，清凉沁满全身，舒适感瞬间爆棚，想不超脱旷

达都难。忽然明白，“七贤”一定要在竹林，而“弹琴复长啸”最

宜的是坐于“幽篁”里。

那么，这处珠帘瀑布就堪比花果山水帘洞了，其山有之，

其瀑有之，其景有之，其乐最有之！

西草坪纪事
张雄文

炎陵多的是山，峰峦一重又一重，犹如巨浪层

层翻涌，无有穷尽。将“神州第一陵”炎帝陵簇拥在

苍翠怀抱最深处，顺带也将与陵寝咫尺之隔的西

草坪村紧紧围裹。清康熙年间炎陵人罗士彝描摹

这片“神农氏之故墟”说，山峦“起伏蜿蜒，形势奔

趋，有如星罗棋布，俨若金城汤池。”终于闯过群

山，站在西草坪村的田埂喘息未定时，我蓦然想起

罗士彝笔下的句子，感慨“信不诬也”。

村子似乎仍有神农时代的幽谧：从金紫峰滑

下来的阳光，悄无声息地摩挲树木、屋舍、田野，还

有田埂边人家种的辣椒与南瓜；白墙黑瓦或红瓦

的村舍多倚山而建，俨然默立，屋场偶尔进出的小

汽车绝无鸣笛聒噪，像池塘安静来去的鱼儿；铺着

水泥的村道洁净曲弯，挨家挨户绕上一圈，才伸向

群峦更深处。村道上间或走过出去或归来的荷锄、

挑担者，彼此相遇时多半点点头，即便寒暄也只轻

声细语，似乎生恐打破了村子的宁静。

借了炎帝陵的灵气，村子也漫漶古意。村里人

绝大多数姓张，族谱记载开基先祖是南宋淳熙二

年（1175 年）从隔壁井冈山迁居而来，与到炎帝陵

前撰写《题炎陵碑》的罗泌属同时代人。后者也是

江西人，跋山涉水前来“摩挲古杉，俯叹石麟”时，

为淳熙十四年。不过，先祖遗迹早已不存，现存最

早的建筑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是张家祠堂。

这座老房子被诸多簇新村居环拥，属早先典型

的江南乡间式样：青砖封火墙，黑瓦硬山顶；面阔三

间，进深两间；前堂有长满青苔的八角藻井，后堂两

侧有幽深厢房。踱步其间，幽气暗涌，凉风习习，似

乎那一股吹过古人的风从未停歇过。令人称奇的

是，门窗和屋檐每个饰件都镂空雕花，精心雕琢打

磨而成。这似乎说明，即便在大山深处，那些工匠也

绝不敷衍与草率，尽管他们并未逆料自己的作品

650多年后依旧能保存完好，令无数后人驻足膜拜。

不同寻常的还有大门两边镌刻的对联，以行书

写就，雄浑苍劲：“奕叶千秋锦凤岭，风云万顷壮鹏

塘。”“鹏塘”是西草坪村的古称。对联气势非凡，是

对全村的殷切期许。后来的事实证明其绝非浮夸，

村中的确出过不少风云人物。清道光年间有人做过

总兵，后来战死沙场，被朝廷归葬故里，追封建威将

军；近代有人考上黄埔军校，参加抗日战争，在鄂西

等战场浴血奋战，晚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其余还有杂交水稻抗性育种体系研

究专家、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等，一时难以枚举。

最传奇的是，祠堂还救过红军将领。三年游击

战争时期，湘粤赣特委组织部部长周里在这一带

打游击时，遭敌军围堵。在村里人掩护下，他躲入

祠堂厢房，每天由村里人送饭菜。藏了三天后，顺

利脱险而去。我想，后来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

里，一定从未忘记那几个生死攸关的日夜，也绝不

会忘记大山里的西草坪。

村子深厚的底蕴还体现在祠堂隔壁的老房子

——一座由民居改成的家风展示馆墙壁上。一面墙

都挂着数百年间先人们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戒

奢淫”“警游惰”“戒生非”等，还有“和兄弟”“和乡

党”“训子弟”等家规家约。都是一些素朴的老话，被

村里人当成金科玉律遵照而行，也很管用。哪家小

孩不听话，大人就拉到馆里，对着墙上家训罚站。哪

个孩子成年了，父亲便带他来这里背家规，立志做

个有用的人。久久盯着墙上的字句，我似乎也站在

了老祖宗面前聆听垂训，不免敬畏有加。

近年来，老的家风家训促成了村里红白喜事

的新规矩，还专门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谁家办

酒得先报备。理事会人员不拿一分薪水，事儿可不

少，重点是帮主家省开支。理事会还规定，村里除

婚丧外，满月、周岁和寿诞等一概不相互宴请。前

些日子，一位老人过世，她儿子到理事会报备，说

打算摆 28 桌。理事会负责人说太多了，要减，还打

着商量：“菜也别搞那么多，吃不完，八荤两素可改

六荤四素。城里乐队也别请了，就请村里人帮忙吹

唢呐。”主家先还怕丢面子，后来想，老娘活着时最

怕浪费，简简单单办，反倒合她心意。于是最终摆

了 14 桌，算下来省了好几万块。酒席上，亲友们都

说好，说这才像正经办事的样子，不是比阔气。

不过，村里有些钱绝不省。这些年来，村里每年

都要办一件大事——奖励考上大学的子弟。每到 8

月26日这天，全村老少都在祠堂聚会，一是祭祖，一

是发奖学金。庄重的祖宗牌位前，主事者朗声喊唱考

上大学的学子姓名，递过一叠厚实奖金，最多者五千

元。获奖者名字还会刻上祠堂墙壁的“崇文榜”，成为

后来学子的榜样。看着墙上榜单，我很好奇这些钱从

何而来。村里人说，都是大伙的捐赠，包括村里成功

人士，还有获奖后参加了工作的大学生。

村子主要负责人张湘军就曾是一名这样的大

学生。他毕业后先去的东莞，从验货员干到生产主

管。后来，父老们叫他回来当村干。他想到曾领过的

奖学金，没有推辞，回来便带着大家种油茶、搞合作

社。这些年，他自己身家变化不大，但村里人均收入

从五六百元涨到一万五千多元。他拒绝了山外好几

波高薪诱惑，说还是待在村里，继续做守陵人。他

说：“树高千尺有根，河水万里有源。我们张家人，先

是张氏祖先的守陵人，再是炎帝的守陵人。”

这片炎帝安寝之地，早已非当年尝百草时的

艰辛。环顾四周翠色漫溢的山林，我想，村里往后

的日子必定会更好。

我送劈柴到醴陵
丁玉祥口述 彭新立整理

20 世纪 50 年代，醴陵县城阳

三石、姜湾里的一些瓷厂大量收

购劈柴烧瓷器窑。那时高枧、市上

坪、皇图岭等地许多农民农闲时

就送劈柴（劈好的柴火）到醴陵瓷

厂售卖赚点零用钱，我就是其中

的一员。

那时，我父母双亡，我还只有

18 岁，因生活所迫，也跟着长辈加

入用独轮土车送劈柴到醴陵瓷厂

的行列。

所谓劈柴就是把从山坳上砍

下的桐栗、枫、荷等杂树，以马尾松

主干与粗枝为主，锯成长约 1.0—

1.2 尺一截（筒），用斧头直劈成截

面略呈三角形，每截成 4—10 块，

按横竖交叉堆成“墙”，晾干。

农家日常用它来煮饭、烧水、

煮猪潲等。当时农户很少用煤，劈

柴就是最好的燃料。20 世纪 90 年

代以前，农村墟场有人用畚箕装着

出售，按担计价。现今打劈的斧头

也成了稀有物。

1953 年，完成土地改革复查

后，农民都分到了田 、土 、山，县

政 府 颁 发 土 地 证 。当 时 ，山 是 属

人 不 属 地 ，山 权 跟 人 走 ，大 多 数

农户分到的是祖山，那些没有祖

山 的 就 把 没 收 地 主 多 余 的 山 地

和无主山地分给他们，祖山过多

的 要 让 出 一 部 分 给 没 有 山 地 的

农户，我就分到了冲口有芳冲尾

的 一 块 祖 山 。山 到 户 后 ，有 人 就

开始砍伐自家山上的树木，打劈

柴卖钱。当时，农村很少有杆秤，

即使有也只能称 10—20 斤，能称

上百斤的杆秤在今高枧的老屋、

冲口、燕子窝、桥边、下高枧等 5

个村民小组都难找一把。故卖劈

柴 就 用 木 高 凳 量 ，按 一 凳 来 算

钱。量法是把木高凳翻转，让 4 只

凳脚朝上，把劈柴排列放在间隔

距离最长的两只凳脚间，排到凳

脚底端止。因为木匠师傅在做木

高 凳 时 ，凳 的 长 、高 有 固 定 的 尺

寸 ，只 有 醴 陵 瓷 厂 收 购 劈 柴 过

秤，按重量计钱。

1956 年，我们高枧成立了高

新农业合作社，社里安排一些人

送劈柴去醴陵，我与冲口的丁寿

林、丁卫深、丁成生、丁光发、贺兆

祥等每年要用独轮土车送 5—6 次

劈柴去醴陵瓷厂。当时独轮土车

的 硬 木 轮 盘（毂）是 用 铁 箍 包 裹

的，铁箍又窄又重，震动又大，推

起来很吃力。20 世纪 70 年代，才

有橡胶包裹的车轮。从高枧送劈

柴去醴陵要经过各不冲、鹏江桥、

市上坪等地。河田那时叫车田，庙

下里、茅屋湾、杨木档、南塘里、宋

家塘、增加滩在符田的花山进入

今 106 国道，再沿公路直至阳三石

等地，单程有 110 里。特别是从高

枧至北坳一段全是上山下坡的小

路，经过田垅里的路又有许多过

水缺口，稍不注意，人车就会翻入

田里，上了公路后就好走了。

我们常是从高枧出发，一直走

到过了河田才天亮，这样当日才能

到达瓷厂，劈柴验货过秤后才能结

（收）钱。当日要在瓷器厂周边的路

边店住宿一晚，住宿费包括煮饭，

条件差的只有一角五分钱，好的也

不过两三角钱，有时为了节省住宿

费就借宿在屋檐等处，只需付点煮

饭钱。第二日天亮就起床沿原路返

回，有时带点碗、盆或罐回来家用

或送人，清早出发要走到天黑才赶

到屋里吃晚饭。

送劈柴都是前一日下午装好

车。自己先用高凳量一下，估计重

量，用绳或纸篾把劈柴分成 2 份或

4 份捆好。再把 2 根长约 3 尺的木

棍隔开并排横放在车杠上，把捆好

的劈柴置于木棍上，用绳固定，并

将独轮土车试推一段距离，看有没

有松动等问题。当日傍晚或第二日

晨备好能吃 3 餐的大米、1 餐煮熟

的饭和 4 餐的熟菜。菜常是腌酸

菜、腌萝卜、辣椒炒蛋、炒鱼仔等，

但很少有肉，用菜筒罐装好。有时

同去的几个人合伙，一个带米，一

个带饭，一个带菜。天没亮就互相

喊醒起床吃饭启程。

有一回，我穿着草鞋，在河田

垅里大脚趾撞在硪卵石上，皮破

血流，与我同行的寿林等放下土

车，赶快找来几枝梽木叶放在嘴

里嚼碎敷在伤口处，借用路边农

户一根布条简单包扎继续上路，

血浸湿草鞋的前半截，我忍着痛

一路走到阳三石。第二日，天还没

亮又起床跛起只脚走到屋里，冲

口湾里的人都已关门睡觉了。同

行的几个人也跟着我慢慢走，大

家都认为要同去同回，没人丢下

我不管，也没人有怨言。

还有一回，丁寿林的劈柴过秤

后，不知什么原因把磅单弄丢了。

没有磅单就结（收）不到钱，他到处

寻找都没找到，急得满头冒汗，一

条罗汉巾都擦湿了，叹气声、哭叫

声不停。我们也帮着寻找，天快黑

了仍没找到，丁寿林就在厂屋檐下

守了一夜。第二日，天刚亮，我们几

个人又继续寻找，最后用了一个上

午硬是把屋内的劈柴一把一把搬

出来，终于找到了那张凝结着丁寿

林几天用心血换来的沉甸甸的磅

单，丁寿林见之破涕为笑，欢喜得

不得了。待我们回到屋里时，已经

是第三日快天光哩。

我们送劈柴到醴陵还听到一

个传闻：皇图岭有个送劈柴的人，

因舍不得花钱住饭店，就把土车子

藏在暗处，自己蹲在屋檐下阶基上

打瞌睡，时到半夜，有几个公安干

警来巡查，见有人困在屋檐下就大

喊：“你们是做咋咯的？”送劈柴的

人就答：“司机。”公安干警又问：

“开什么车？”“独轮卡”送柴人答。

公安干警心想只见过解放牌卡车，

从没听闻过什么“独轮卡”，莫非是

什么新产品？于是叫送柴人带他们

看看独轮卡是什么样子。当几名公

安干警来到藏土车子的地方时，用

手电筒一照：“啊，原来是土车子！”

旋即说：你这个人也太奇怪里，土

车子就是土车子，叫什么独轮卡

罗？！送柴人答：“只是开开玩笑，欢

欢心，莫怪哈。”心想戏弄你们一

下，也应该。

1958 年大炼钢铁，大量砍伐

山上的树木作燃料，从此，就再没

送劈柴到醴陵啦。

我今年 88 岁，挑担推车经历

过许多事，唯独送劈柴的艰辛难以

忘记。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

纵然“九死一生”，纵有“移山之

难”，只要咬定目标，步履不停，坚

定与执着，韧劲与干劲，一样都不

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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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谷的溪水。罗遇真 摄

珠帘瀑布。罗遇真 摄

西
草
坪
村
的
老
宅
。
林
与
风

摄

西草坪村风光。林与风 摄


